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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纵横的时候，深山里的天峨也会受到影响。嘈
嘈切切的雨声里，我胡思乱想着，我一个云南人，会与
天峨这座县城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绊吗？可日渐丰盈的大
桥，却时刻提醒着我，过去的这几年，不是梦，也不虚
幻，是真真切切的故事，关于我，也关于我们。

红水河对我来说，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它从我
的家乡流过，颜色也是碧绿碧绿的。小时候从河边
经过，没承想，有朝一日我会在 700 公里之外的红
水河上参与建设世界最大跨径拱桥——天峨龙滩特
大桥。

听到有人说山脚下的河叫红水河时，我莫名地感
到某种亲切。当我们参观工地，望着施工到一半的高
墩时，我脑子里想象着，等主拱落成的时候，眼前会
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真正的工作很快就来了。师父带着我去爬高墩，
这一爬，就把夏天爬成了冬天。在工地度过一个匆
忙的春节后，缆索吊装系统试吊便也开始了。试吊
当天，我的工作是爬上吊塔，在塔顶索鞍位置处观
测缆索吊钢丝绳，以及前后侧缆风的状况。那天天
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让原本就紧张的我，心
脏更是跳到了嗓子眼。攀爬在 70 多米高的塔架上，
我一度觉得自己在云里穿行。站在塔顶，寒风刺

骨，而脚下的红水河却柔波细浪，就像小时候我看
见的样子。随着试吊的正常运行，我内心才逐渐踏
实起来。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开始吊装了。随着吊装进入
中后期阶段，扣尾索的长度越来越长，张拉难度也越来
越大。峡谷里的风时常来得莫名其妙，没有征兆，原本
清清朗朗的白天，到了晚上突然狂风暴雨。吊装的脚步
又不能停下，所以，我们咬紧牙挂好身上的安全带，不
顾雨水的浸透，顶着大雨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天亮，随着
雨落日升，节段也张拉到位。看着红水河上到位的节
段，所有人疲惫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红水河印着时间的深浅，凉秋在河水中溢出来的时
候，外包混凝土浇筑便开始了。我记得，刚进入底板环
施工时，由于空间有限，加上施工作业环境差，材料吊
运艰难。如果按照当天的进度，那总体施工将滞后一大
截，远远达不到工期要求。接下来的几天，大家轮流跑
试验段和现场，总结经验，经过不断优化方案，问题终
于得以解决。

外包的难点，不止于材料组织，还有模板安装，因
为拱肋节段节点板多，面积又大，所以模板体系中拉杆
的焊接质量尤为关键。我们既要保证焊接质量，还得抓
好进度。于是，大家每天的工作就多了一项任务，即对
所有拉杆敲敲打打，一根一根地检查。长期盯着细小的
地方看，容易引起眼睛不舒服或者干涩，以至于现场人
员的包里，随时放着眼药水。

河愈凉，冬愈深，外包混凝土浇筑也在稳稳地向深
处推进。为了检查模板以及钢筋的安装情况，大家每天
都会在项目现场钻来钻去，衣服、裤子常被钩破。晚上
在观景平台汇合，总有人笑着说：“昨天刚缝的裤子又
破了，晚上又得加工一下。”身体虽累，其实大家内心
却乐着。

每天在红水河上来回，时间竟也过了两年。一路走
来，我也深刻体会到师父所说的话：“成长，就是一个
苦乐并存的过程。”所谓“梅能傲雪香能久，枫不经霜
叶不红”，工作和实践练就的成长，才是最扎实的向上。

站在桥上，望着奔涌不息的红水河沿着山脚一路东
去，心里总会感慨不已。以站立处为原点，向上游逆
行，那是我家乡的方向，往下游前行，便是心灵的远
方。家是起点，远方是理想。一如天峨龙滩特大桥，是
600米级大跨拱桥的肇始，也终究会有更大跨径的拱桥
出现。而我们在红水河上，奏出的浩浩弦歌，和清波一
起，奔流向远。

西林的春天来得早，还没立
春，驮娘江边、王子山上就开满了
各种野花。就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季
节，今年 2 月 22 日，天气骤冷，寒
风夹雨催打着早开的花，花儿满目
飘落。这一天，百色市西林籍苗族
青年作家、作词家罗皓予告别了人
间。

噩耗传来，我双手抱头，放声
大哭。此时，我沦陷在一个黑色的
世界，满眼都是痛苦的泪水，时常
出现罗皓予的身影。

罗皓予出生在西林一个苗族的
农村家庭，也许是受到民族山歌陶
熏的缘故，他从小就热爱唱歌。后
来他到城里读书，常用省吃俭用而
节省下来的钱买歌曲磁带、歌碟来
听。在初中时期他就开始发表诗歌
作品，高中期间他还在学校创办文
学社，并担任社长。

1994 年 6 月，罗皓予进入西林
县公安系统工作，一步一个脚印，
从没离开公安队伍。但他却在业余
文艺创作上书写了传奇。罗皓予从
小就凸显出他的文学写作天赋，参
加工作后，他坚持业余文艺创作；
创作涉足诗歌、散文、小说、歌
词、歌曲、文艺评论及电视专题文
学脚本等。

认识罗皓予，是在 2017 年。那
年，他受县委组织部委托，要来采
访我，并拍摄电视纪录片 《漂泊的
印痕》。《漂泊的印痕》 脚本是罗皓
予写的，我看了之后，认为他安排
的情节很合理，设计的剧情也很符
合我的个性。从那时起，我们就成
为好兄弟，好文友。

在罗皓予去世的前几天，也就
是2月15日 （农历正月初六），他发

来一条微信：“新年好啊！……听说
隆林野猪岭在搞斗牛。”我简单回答
了一句，过后他也不说什么了。到
中午 12点 50分，他发来他写的一首
歌 《春天里的春天》 给我，后来就
没有消息了。2 月 18 日，文友韦海
健电话跟我说：“今天是隆林德峨镇
跳坡节，是否去看看？”我说：“问
问罗皓予去不去？”于是拨通罗皓予
电话，却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
说：“给罗皓予接一下电话吧。”我
知道对方是罗皓予的妻子。他妻子
用颤抖的声音说：“罗皓予昏迷了！”

“什么？他怎么了？”我惊讶地
问道。

“他在拍摄中晕倒昏迷了，正在
医院抢救。”他妻子带哭跟我说。我
把电话停在半空中，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

当天，我和妻子还有韦海健开
车到隆林看望他。到达时，罗皓予
的妻子说他正在重症病房，不允许
外人进去，我们只能用眼睛望着他
住院的地方。他妻子说：“罗皓予是
高血压引起的……”

我知道，罗皓予是一个工作
狂，单位有活动的时候，他经常一
个人背着相机去拍摄，回来后就加
班加点整理图片。由于经常熬夜，
眼圈曾一度变黑，可他总说没事。

罗皓予的妻子把她在重症病房
拍的图片给我看，他鼻子带着氧气
管，从后颈抽出的淤血……我看着
看着，不由泪花闪闪。几年来，我
得到他许多帮助，现在我却无法帮
他。记得有一次，我因带小孩到一
家公司面试，回来当天那个地方就
发生疫情，回到家，我到县招待所
隔离5天。罗皓予知道后，就到我隔

离的地方看我，买许多日用品给
我，还买给我几本信笺让我写东
西，每天发一首歌给我听，鼓励我
好好隔离。后来，我的散文 《听
歌》 最终在 《广西民族报》 见报
了。走出隔离室的那天，我热泪盈
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

罗皓予潜心文学创作，作品在
国内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有部分作
品获奖。罗皓予并不满足现状，他
不断思索：能否用一种更接地气的
文艺形式来书写和讴歌新时代？他
想到了歌曲。于是，从 2008 年开
始，罗皓予开始了文艺创作上的转
型——从纯文学写作转向歌词、歌
曲创作。

罗皓予的歌曲创作，大多素材
都取于乡土。他为推介西林写过

《西林美》《请你到西林来旅游》《家
是亲亲的大苗山》《驮娘江》《西林
是个好地方》 等。2008 年，他创作
的歌词 《苗家湾》 和 《父亲母亲》
分别荣获《歌海》“风采”杯第十三
届全国词曲作品比赛 （歌词类） 二
等奖和三等奖；歌曲 《我要离开
你》荣获 2009 年度“唱响百色”原
创歌曲优秀奖。歌曲《靠山》《爱得
糊涂》《下辈子等我》等推出后赢得
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好评，被 《歌词
作家》杂志列为 2009 年度封面人物
进行推介。2010 年 4 月，他与中国
影音集团合作创作抗震救灾歌曲

《大爱无疆》，被河南省红十字学会
用作赈灾义演歌曲。2010 年 8 月，
原创歌曲 《母亲中国》 荣获“21 世
纪华人音乐奖”（歌词类） 二等奖。
多首原创音乐作品在广西原创音乐
先锋榜获得较好人气。2018 年 10 月
初，罗皓予再度与搭档田娟合作，

创作正能量原创新歌 《领航中国》，
上传中国原创音乐基地后，获得听
众好评。

苗族作家杨桂林说，罗皓予的
歌词作品放眼现实社会，写景令人
向往、写人活灵活现、讴歌时代和
祖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黄昌松
认为，罗皓予是广西原创歌曲阵地
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也是中国
歌词创作新生代一名颇具潜质的

“情歌王子”。他的歌词歌曲创作值
得关注和支持，更令我们音乐爱好
者和广大听众期待！

受罗皓予影响，2023 年以来，
我不由产生想写歌词的念头。我把
想法告诉他，他很支持我，于是我
把几首歌词发给他看，他看过之后
鼓励我写下去。其中有一首歌词

《六月的雨》，他对我说：“写得不
错，副歌挺好，前面两段主歌再压

压，意境有点重复，简化点就更好
了。”我知道他说的“不错”是在鼓
励我，然后委婉地给我提出意见。

就在我沉浸在兴奋和自信中
时，我的好兄弟、好文友罗皓予却
走了！我犹如断链的车轮，无法前
进。如今，我只能唱起他留给我最
后的歌曲 《春天里的春天》：又是
一年的春天/我们开始了飞迁/风雨
迷茫的航线/也阻挡不了我们去追
赶明天//轰鸣闪亮的雷电/撕破寂寞
的睡眠/屋檐飞下的雨帘/就像爸妈
盼我们回家的泪眼——//噢春天里
的春天/我们心手相连勇往直前/一
起耕耘生活的春天/温暖的春天——
//噢春天里的春天/我们风雨同舟肩
并着肩/一起歌唱生命的春天/美丽的
春天——

一曲终了，我坐在凄凉的夜
里，任凭泪水肆意流淌。

亲密关系
谭海娘（壮族）

窗前树，亲近。如果雨季不来
我就是叶尖上的露

一汪水不随春风变微澜，守彼岸
拂我拂过的柳

满怀炽热繁茂自己
从落叶到三月，又一次为季节飞动

三十正华年，想飞蛾扑火
拥有的缺失会填满

亲近我，距离那么美
我放牧的春色还有十里

只有风最亲密，吹我长裙和巾角
而你不愿去做一场风

路过风流桥
兰小框（壮族）

那时的风流桥
总有不避娇羞的姑娘倚栏而立
小伙子和春天的诗句，仿佛拧紧的发条
车少，时间也慢
歌声如河水，月光下从容抵达

再过风流桥
桥已成路，路已变成菜市场
从前走过的年轻男女，依旧各自成排
只不过成为彼此
买菜人和卖菜人，山歌隔在中间
嘈杂与寂静被贴上蔬菜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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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伟（壮族）

▲本文作者（左一）与罗皓予（右二）等人合影。 韦文宁 摄

航拍当时尚在建设中的天峨龙滩特大桥航拍当时尚在建设中的天峨龙滩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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